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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入您眼帘 的 这 两 幅 照片，一个胖 乎 乎 甚 是可 爱 ，一 个形似骷髅
目不 忍 睹 ，难 以想象 ，这 竟 是 同 一 个孩 子！更 令 人难 以 置信 的 是 ，孩
子那健 康可爱 的 形象 是在 非 亲 非故 的 一 位 老人 那里抚 育 时 留 下的 ；而
形似骷髅 的 照片却 是在他 的 亲 生 父 亲 和继 母将其虐待 致死时 的惨状 。

这个孩 子 叫 毕 强 。这 是发生 在90年 代 法 制 比较健全 的 一 幕家庭 ，悲 剧 ！
形似骷髅 ，才七 岁 ，他便匆 匆而去 ！

1 992年 10月 19日晚上 。市 民们像往 常 一 样 ，观 看哈 尔滨 电 视台 “今
夜沙龙 ”节目 。

节目 主持 人 以 往总是微 笑着 的 神情 没有 了 。凝 重 凄 楚 的 音 乐声 中 ，
黑色屏幕 上映 出 了 让人感到 窒 息 的白色字 幕：“面 对 死 亡 的思索”！

主持 人 声 音哽 咽 眼 睛 湿 润 了 。她用 颤抖 的 声 音 报道 了 令 人难 以 置
信的这个 消 息 。当 屏 幕 上 出 现形似骷髅 的 毕强 的尸首时 ，市民们在万
分惊 诧 的 同 时 ，也被 这 凄 惨 的 目
不忍睹 的 事 实震撼 了！

三岁 多 时 的 小 毕 强 ，体 重 30
余斤 ；而1992年8月 12日 死时 ，身
高103.5厘米 的 毕强 ，只有 17斤 ，
还不 足 一 个 婴 儿 的体 重 ！

经法 医 鉴 定 ：他 发 育 迟 缓 ，
皮下 脂 肪 消 失 ，极 度 消 瘦 ，呈 重
度营 养 不 良 外观 ；四 肢 陈 旧 性瘢
痕80余处 ，头皮及颜 面 皮肤擦伤 ，
挫裂 创 ，皮 下 出 血40余 处 。最后
结论 是 ：毕 强生 前 头 部 受 钝性 外
力作 用 ，造 成 闭 合 性 颅脑 损 伤 ，
颅内 出 血死亡 ！

曾经 抚 养 过 毕 强 的 吴 玲珍 老
人一 家 观 看 了 这 一 节 目 ，家 人 不
禁哭 声 一 片 。哭 过 了 ，老 人 还 是
不能 相 信 这 一 切 都 是 真 的 ，熬 到
天亮 ，坐 出 租 车 来 到 了 哈尔 滨 市
道外 区 富锦街227号 三 楼 毕 强 的住
处，连 连 呼 唤：“毕 强 ，奶奶来
接你 了 ，奶 奶 来 接你 了 ！”直 到
一位邻居 老 太太告 诉她：“毕强8
月12日就死 了——可怜 的孩 子 ！”
老人 两 腿 一 软 ，坐 在 地 上再 也 起
不来 ，老 人被 人 搀 扶 着 又赶 到 道
外公 安 局 看 到 验 尸 照 片 ，她 才 真
正相 信 这 是 事 实 ，便嚎啕 大哭 ，陪
她同 去 的 女 儿趴在她背上 ，哭得抽
了过 去 ，预审 员 也在掉 泪……

直到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，老 人
泪水仍像断 了 线 的珠子 滚滚而落 。
用震 耳 欲 聋 的 声 音 说：“我 要 是
见到 一 点 人 性 也 没 有 的 这个 臭婊
子，非 砸 死 她 不 可 ，然 后 再 偿命
也心 甘——不 为 别 的 ，就为 我那
可怜 的 小 强 强！”她 无 法 控 制 自
己，又大哭起 来……

王岗 镇 凡 认识 毕 强 的人都强烈要求并 呼 吁 ：“要 在 王 岗开公 审 大
会，我们要 认 识 认 识这个害 人精 这个女 毒 蛇 ，如果 判决 不公 ，我们 自
己凑钱到 中 央 去告！”

他曾 有过幸福童年 ，但太短暂 了……
1984年 11月 出 生 的 毕强 ，是保 外就 医 人 员 毕 会印 与 孙某 非 法 同 居

的私生 子。1985年初 ，孙某 离开 了 这个家庭 ，而且再也没有 回 来 。不
久，毕会印 因腰 椎 结核病住进 了 医 院 ，毕 强 的 堂 叔 、单 身 汉 的 毕志成
把毕强抱到 了 铁路公寓 。他不会带孩 子 并嗜酒成性 ，毕强活 得很遭 罪 ，
并且 声 嘶 力 竭 的 哭 闹 声令职 工 无 法 入 睡 而 休 息 不好 ，毕志成 的 同 事韩
黎明 不 忍心这个孩 子 活受 罪 ，回 到家 中 向 母 亲 吴玲珍 讲 了 这个孩 子 的
境遇 。出 生 于 江 苏 无锡 ，从小孤 身 一 人 闯 东 北 ，也饱尝 “孤女 ”之 苦
的吴玲珍可 怜这个 无 辜 的小生 灵 ，便让 大 女 儿把 正由她看 管 的 外孙 子
花40元钱鹿 人 看 管 ，而把非亲 非 故的 小 毕 强接 来 自 己照看。小 毕强在
这个家庭 里度过了 他短暂 一 生 中 最幸福 的时 光 。

吴玲珍老人 一家施 以 了 毕强亲 人般 的 无 比 关爱 。儿 子 韩 黎 明 负 责
购买 奶粉 、桔 汁 、水 果和小食 品 等 ，女 儿们 负 责 春 夏秋 冬 的衣服 等 日
用品 ，而 充 当 母亲 角 色 的 吴玲珍 ，则 没 日 没 夜 地喂 养 侍候这个 “孙 子 ”。
他们默 契地配合 ，没有 任何怨言 。

还不 到 一 周 岁 ，毕强就会走路 说 话 了 。他 长 得 又 黑又胖 ，健康得
人见人爱 。

当毕强 到韩家近 一 年时 ，毕会 印领着 “三胖”（和毕会 印 同 居 的
另一 个女人 ）来到了 韩家 。见 到 自 己 儿子 活 泼 可 爱 的 样子 ，毕 会 印 动
了恻 隐之心 ，但在 “三 胖 ”严厉 眼 神 “监 视 ”下 ，却连抱抱孩 子 也 不
敢。当 毕强怯生生地喊他 一 声 “爸爸 ”时 ，他眼 泪 “扑簌簌 ”掉下来 ，
可还 是不敢吱声 ，只是可怜 巴 巴 地望 着 儿子 。吴玲珍生 气 了 ，大骂他
们一 顿。“三胖 ”假装 善意地 说：“孩 子在这 里挺好 的 ，他爸 爸也不

喜欢 这 孩
子，还 有
病照 顾 不
了，就 留
在这 里
吧！”吴
玲珍 气愤
了：“既
然这 样 ，
你们 出 个
手续 ，咱
们到 公 证
处公 证 。
办理 收 养
手续 后 ，
这孩 子 就
和你 们 没
有任 何 关
系了 ，也
不要 再 来
看他 了 ！”
可毕 会 印
却没 有 勇
气割 断 父
子之 情 ，
结果 不 欢
而散 。
1 988年 ，
收养 手 续
还是 没 有
办理 。当
年春 天 ，
毕强 不 得
不送 回 家
中。

送毕
强时 ，韩
家为 他 准
备了 足 以
穿到 八 岁
的四 季 服
装——有
呢子 大

衣、登 山服 、鞋帽 、床 单 、被褥 、绒毯 、线毯 以及 水杯等 日
常用 品 。这 些 东 西 装 了 满 满 一 旅 行 袋 、一 纸箱和 一 包袱 。毕
强知 道 要 离开这个温 暖 的 家 ，大 声 哭喊：“我不 走 ，我 要 奶
奶，我不 走哇！”韩 家全家 出 来送行 ，都哭 了 。

毕强被送 回 家 时 ，经营 一 家 饭店 的 毕 会 印 又 正 和赵 某 同
居，赵 某把 毕 强送进 幼 儿 园 ，还 常 和 毕 会 印 一 起领他玩 耍和
买些 好 吃的 零 食 。

1 988年 12月 11日 ，王丽 华介 入 了 毕 会 印 的 生活 ，赵 某 因 此 离 开 毕
会印 。因 无人 交 托 儿费 ，毕强被抱 回 来 ，开 始 与 毕 会 印 、王 丽 华 一 起
生活 。而由此 ，已成为继 母 的 王 丽 华 ，亲 手拉开 了 小 毕 强被虐待残害
致死 的序 幕 。

令人发指 的 虐待
毕强 走后 ，韩家像缺少 了 什 么 似 的 ，全家 老 少 都在 日 夜思念着他 。

吴玲珍 的 三 女 儿 韩丽红 每 次 见 到 毕 志成 ，总 央 求 他把 毕 强 抱回来 ，可
吴玲珍 一 家 怎么 也 想不到 的 是 ，毕强在 那 里过 的 是一种被虐 待 毒打 的
非人生 活 了……

1 989年 9月 下 旬 ，有位 离 婚 的B女 士 曾 因 房 子动迁住进 了 王 丽 华家 ，
并提 前向 她预 交 了 四 个 月 的 的房 租 费320元 ，但她仅住 了22天就实在不
忍心住下去了。她 发现王丽华每 天 都 责 令 毕 强坐小板 凳 ，不仅不给饭

吃，还 常 因 完全 没必 要 的 小 事 对 孩 子 大打 出 手 ，
经常 用 炉 钩 子 和 小板 凳 等 打 其 头 部 。她 看 不 下
去，说 ：“不 是亲 生 的 ，你也不能这样打 他呀！”

“ 我 讨 厌这孩 子 ！”
B 女 士 每天上班 ，毕 强都 要 大哭 一 次 ，并恳

求：“姑 姑 ，你 不 上 班 ，陪 我好 吗？”“要不
上班 ，咋挣 钱 买 好 吃 的 呀？”“我 不 要 好吃的 ，
就要你 在 我跟 前！”上班时 强强撕心裂 肺 的哭
叫声 让 她心焦 。每 到 晚 上 ，强强被 毒打 的 情 景
令她彻 夜难 眠 ；被打时 ，强强脑 门 上的 青筋条
条绽 出 ，大汗 淋 漓 ，眼 泪 哗 哗 地 向 下 流 ，却 一
点也不敢哭 出 声 来 ！想起强强那悲 哀 凄楚又 呆
滞绝望 的 目 光 ，B女 士心如刀 绞 ，却又 无 计 可施 。

在王 丽 华家 ，毕强根 本 没 有 人 身 自 由 。他
在这 幽 暗 的屋 角 默默地忍受着 毒打和饥饿 。

王丽 华所 在 商 场 的 一 位 女领 导 ，因 王 丽华
常不 上 班 不 知 多 少 次和 另一 女 工 到 她家走 访 ，
儿乎 跑断 了 腿 ，竟没有 发现 毕强这孩 子 。

不仅领 导不 知 道 ，1983年 王 丽 华即从铅 笔
公司 调 到 某 国 营 大 单 位 的 鞋帽 商 场 当 上 了 代销
组的 营 业 员 ，10年时间里，王 丽华周 围 的 同 事
也只 知道她 有 个 1990年 6月 14日 生 的 儿 子 毕新 ，
却从 未 听 她讲过 还 有 毕 强这个 孩 子 ，直 到 毕强
死后 ，公安 人 员 前 来 调 查取 证 。他们 才 如 梦方
醒——她 竟 然 还 有 个七 岁 的 孩 子 ，叫 毕 强 ，而
且千 真 万确地死掉了 ！

1 989年 12日 ，韩 黎 明 下 班后 听 说 毕强在 公
寓，便 买些 食 品 见他 。可 眼 前 的 一 切 ，他惊呆
了，强强怎 么 会 变成这个样 子 ？瘦得 皮 包骨头 ，
神情痴呆 ，滴 水成冰 的季 节里 还 穿着一年前 春
天送他时 穿 的那身 单 薄 的 衣裤 。

脚上 穿 的 是他走时 春秋穿 的棕色旅游 鞋 ，
裤子 和 鞋全湿透 了 ！他脱下 上 身 穿 的 罩 衣包在
毕强脚 上 ，再用皮 大衣裹住 ，把他抱 回 了 家 。

中午 ，毕 强吃 了 自 分 别 后 从 未 吃过 的 第 一
顿饱 饭 。吃饭 时他狼 吞 虎 咽 ，连 头 也不抬 ，像
从未吃过 东 西 的 样 子 ，吴 玲珍 哭 了：“强强 ，
慢慢 吃 ，这 些 东 西 都是你 的 ，别 撑 坏了 ……”

“ 你咋把裤 子 都弄湿 了 ？告诉 奶 奶 ，是 不是 又玩水了 ？”
“ 没 玩 水 ，我在 小屋 弄 湿 的 。我渴 了 ，就喝 水 ；饿 了 ，也喝水。”
晚上 ，吴玲珍 要 为他脱 衣服：“我给你洗澡 ，好 睡 觉。”可他就

是死 活 不 肯
“ 你忘了 ？在我家你每 天都洗澡 的！”
“ 我不脱 。我在家 天 天 都 穿衣服睡。”

毕强睡熟后 ，吴玲 珍含 泪 慢慢脱下 紧 箍 在 他 身 上 的脏得 不 能 再脏
的衣裤 ，翻开一看 ，上面全是 虱 子 ，而他 身 上 伤 痕 累 累 ！吴玲珍 看不
下去 ，失声 哭 了 出 来 。

1992年 8月 12日 早 晨 不到7点钟 ，有位 邻居 又 听 到强强遭 到 了 毒打 。
王丽 华嚷：“打 死拉 倒！”接 着 就 是 用 什 么 东 西 打 击强强脑袋 的动 静 。
开始 ，强强 的 哭 声 和被打 的 声 音 在小屋 ，后 来这声音又 到 了 大屋 ，再
过一 会 儿 ，就再 也 听 不到哭 声 了 。

也就这 一 天 ，毕 强 躺 在 大屋 的 地板 上 ，咽 下 了 最后 一 口气，离 开

了他怎 么 也不想 离 开 的人 世——他 才 七 岁 ，还没 看够 外 面 的 世 界 呀 ！
王丽华其 人其事

了解 了 王 丽 会对 毕 强 的 令 人 发指 的迫 害行径 ，人 们一定 会 问 ，王 丽
华何 许 人 也 ，为何有 如 此 夕 毒 心理 ？其 实 ，王丽华 是抱 养 的 ，不姓 王 姓
陈，1955年10月 5日出生于 黑龙 江 省 阿城 县 双 丰 乡 农村 ，体弱 多 病 的 母
亲36岁 那年 才 生 她 的 。她 出 生 八个 月 后 ，母 亲 已 病 得奄奄 一 息 ，便托人
把她送 到 了 哈尔滨 表 妹 刘 淑秋 家 里 。不 久 ，王 丽 华 的 母亲 便过 世 了 。

刘淑秋和 丈夫 王 凤阁 终 生 不会 生 育 ，怕 老 来孤 独 ，就收 养 了王 丽
华，并 视她为掌 上明珠。1969年，王 丽 华 考 上 了 哈尔滨市三十 四 中 学 ，
因为 长得漂 亮 ，同 学们为 她取 了 个 “黑 玛 丽 ”绰 号 。这 时 的王 丽 华 ，
已经过 早地学 会 了 谈情 说爱 ，与 她 同 年 级但不在 一 个班 的 毕 会 印 ，英
俊潇 洒 ，一 身 男 子 汉所特 有 的 阳 刚 之 气 。王 丽华 与 他交 往 甚密。1973
年，中 学毕 业 不久 的 毕 会印 因 盗 窃 被教 养 两 年，1978年 又 东窗事 发被
判刑九年 ，王丽华 与 毕会 印 失 去 了 联 系 。

1 988年 12月 11日 ，王 丽华和 在 同 记 商 场 卖服装 的 同学常某 一 起在
道外 工 人 医 院附近 碰 上 了 毕会印（1984年 1月 ，毕 会印保 外就 医从 监狱
回到家 中，和孙某 非 法 同 居 于 当 年11月生下 毕强）。见到昔日情人王
丽华 ，毕 会 印 显 得 异常 激动 ，便 邀 请 她俩 一 起吃饭 。常 某 因 有 事 到 医
院找丈夫 去 了 。毕 会 印 长得精 明 强 干 ，虽 然 名 声 不好 ，但 想吃鱼 吃 肉 ，
只要往市场摊 前 一 站 ，畏 于 其 势 力 的 人 便 会二哥长二哥短 地 主 动将 鸡 、
鱼、肉 送 到他 的 手 中 。他 回 到 家 中 吃 香 的 喝辣 的 ，活 得倒 也不无 自 在 。
王丽华 向 往和 追 求 的 是 自 由 自 在 无拘 无 束 的 浪 漫 生 活 ，只 要有 钱能满
足其这种 欲 望和 奢求 ，其他 问 题 都 无所 谓 了 。于 是 ，他俩 在饭 店 交杯
换盏 谈 得 十 分 尽兴 。喝完酒 ，他俩 搂 背 搭 肩 醉 意朦胧地 回 到 了 毕会 印
的住 处 。一 夜 的 交 欢 ，他俩 各 自获得了 肉 体和情感 上 从 未 有过 的 亢奋
和满 足 。一 连 五 天 ，王 丽华 都吃住在 毕 会 印 家 中。王丽华 说 去 上 海 的
那几 天 ，就住在这里。几 天 的 同 居 生 活 ，王丽华觉得 毕会 印不但 人 长
得漂 亮 ，而且有 一 张能 说 会 道 的甜 蜜 的 嘴 ，吃 鱼 吃 肉 不仅不需要她亲 自
去市 场 ，而 且 无 需 花 钱 。相 比 之 下 ，她 的 丈 夫 A君 就 显 得 太 老 实 太 窝 囊
了。于 是 ，她开 始 要 求 离 婚 了 。1989年 3月 ，A君 见 夫妻关 系 实在难 以 维
持，便 同 意办理 离 婚 。从此 ，王丽华 与 毕 会印开 始 了 了正式的 同 居生 活 。

如果 说 ，过 去 是 毕 会印 的 漂 亮潇 洒 吸 引 了王丽 华 ，毕 会印 的势 力
满足 王 丽华 的 各种欲 望 和和 奢求 ，那么做 了 开颅 手 术后 ，几 乎成 了植
物人 ，人 与 以 往 的 势 力 均 一 败 涂地 的 毕 会 印 ，在 王 丽 华 看 来就不那么
顺眼 了 ，而不会挣 钱只 知道 吃饭 的 毕 强 就 更 是 多 余 的 人 了 。刚 开 始 与
毕会 印 同 居 时 ，王丽华还 背 着 毕 会 印 毒 打 毕强 ，而当 她 有 足 够 的理 由
证明他爷俩 是 靠 她自己 一 个养 活时 ，更 变得理 直 气壮地野 蛮起来 了 。

1 992年 6月 ，道 外 区 有个 五 岁 的傅 启超被继 母虐待 而死 了 ，《生 活
报》及 时做 了 报 道 。毕 会强 的 母 亲 拿 着报纸 到 鞋帽 商 场找到 王 丽华 ：
“ 你 可 别 因 为这种 丧尽 天 良 的 事情 上电 视 上 报纸 呀！”
她支 说：“我 才 不怕 呢 。我 已 和 居 委 主任和 妇 联 打 过
招呼 了 ！”言 外之 意 ，她打 死 毕 强 是 天 经地 义 的 ！而
记者 找 过 居 委主任和 街 道 妇 联 以 及 道 外 区 妇 联 等 有 关
人员 ，根 本没有 这 回 事 ！

8 月 12日 早晨 ，孩 子被 毒打 奄奄一 息之 际 ，王 丽 华
却不 管 不 问 自 顾 到班 上 签 到后 回 到 父 母家 中 。孩 子 死
后的 当 天 晚 上，她和 毕 会 印 带 着 儿 子 毕 新在松花 江 边
商量 如何 处 理 尸 体 ，并 打 算 雇 个 盲 流 子将 尸 体 扔 到 江
中了 事 ，但 因所找 的 盲 流是个精 神病患 者 而 未得逞 。

此案曝光后人们的 思考
1 993年3月 31日 ，一 个春 雨 沥 沥淅 淅 的 日 子，“小

毕强 之 死 ”一 案 终 于 在 哈 尔 滨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开 庭 。
一位60多 岁 的老 者 眼 角 挂着 泪 花 ，心情沉 重地 说：“这
是雨 泪 呀 ，小 毕 强 死 不 瞑 目 ，终于等 到 了 看 到 了 这 一
天啊 ！老 天爷 也为 可怜 的小毕强难 过悲哀 啊！”

愤怒 的 人们不约 而 同 从 四 面八方 涌 到这 里 ，容纳 1000余人 的 大法
庭内 ，座无虚席 。

目睹 毕 强生 前 两 岁 时胖 乎 甚 是 可 爱和 七 岁 死时 形似骷髅 目 不忍睹
的鲜 明 对 照 的照片时 ，人们 的 心都要 碎 了 ，观众席 上 一片唏 嘘之声 。

一位不 足 10岁 的小 女 孩 不敢 看 ，她怎 么 也 不能相信这 是事实 的 照片 ，
趴在 已 是 泪 流满 面 的妈妈 怀 中 “嘤 嘤 ”地哭 出 了 声 。

小毕 强之 死 ，引 起 了社会 各 界 的强 烈 反 响 ，也 引 起 了 有 关 方 面对
诸多 社会 问 题深层 次 的思考 。

哈尔滨 市人大 副主任 、市人大法 制 委 员 会 主任李兆 江 说：“为数
不少 的 再 婚家庭 总 是处 理不好继 子 女 问 题 ，但像 王 丽华这样 不择 手段
的却 不 多 。我们 不 希 望 此 类 丑 恶 现 象 在 我 们90年 代 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
里继 续 重演 了！‘小 毕强之 死’一 案给我们有关部 门 这 样 一 个 经 验 ；
再婚 家 庭 在 登 记 时 就 应 当 对 其 进 行 法 制 观 念 和伦 理 道 德 教 育 ，这件
事还 说 明 我 们 某 些部门的 工 作 做 得 不 细 致 ，而 街 道 、妇 代 会 、居民
委等 基 层 组 织 对 特 殊家 庭 的 关 心
不够”。

黑龙 江 省 婚 姻 研 究所 副 长 长
张一 兵 说 ，毕 强 之 死所 暴 露 家 庭
成员 之 间 的 虐待 问题 隐含 的 法律 、
伦理 、价值 观 、人 权 诸 方 面 的 问
题，正 是社 会 主 义 精 神文 明 构 架
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，在 社 会 主 义 初
级阶 段 ，在 商品经 济 日 益 发 展 的
社会转 型 期 ，尤 其 应 引 起 社 会 各
界的 重视 。

对于王丽 华 的 量 型 问 题 ，众
说纷 纭 。而 大 多 数 群 众 中，无 不
希望 被 处 以 极 刑 。开 庭 之 后 ，不
久，公 检 法 三 家 办 案 人 员 再 次 来
到毕 强 的 家 中 进 行 了 一 次 实 地 考
察和 验 证 。检 察 院 认 为 对 王丽华
指控杀 人 罪 定性 是准确 的 。日 前 ，
据公 诉 人 称 此 案 拟 报 省 高 院进行
判决 。

（ 转 自 《中 国 妇 女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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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西 北 来 到 东 南 ，一 进 广
州就 成 了 外 国 人 ，一 句 话 也 听
不懂 了 。由 广 州 向 东 行28公 里 ，
到了 黄 埔 开 发 区 一 个 叫 隔 墙 的
地方 ，走 进 恒 运 电 厂 的 工 地 ，
突然 听 到一声关 中 话 问 候：“来
了”，心 里 由 不得 一 热 ：我又 回
到家 了 。

这个 电 厂 里 有 500条 关 中 大汉
在安装 两 台 5万 千 瓦 的 发 电机组 ，
他们 就 是 西 北 电 建 三 公 司 广 州 分
公司 的 职 工 。分 公 司 经 理 刘 延风
告诉我 ，他们 是 到 广 州 来抢 饭吃
的。连 云 港工程一结 束 ，一 时 无
活可 干 ，就挤 到 广 州 火 电 的 鼻 子
底下 来 张 嘴 了 。工程 虽 然 小 ，总
比闲 着 好 。就 是 有 一 条 ：天气太
热，我们陕 西 人不适应 啊 。

广州 的 天 气就 是 热 。才 是 五
月，又 是 晚 上十一点 了 ，我 还 是
只好 冲 凉 水 澡 脱 光 膀 子 睡 觉 。与
我同 住 八 楼 的 是 总 公 司 的 工 会 主
席孙 田 发 ，听 说 我 是 记 者 ，他 的
第一 名 句 话 就 是：“在 这 儿 工 作
难啊 。天 太 热 ，蚊 子 满 天 飞 ，陕
西人 不 适 应 。再 要 吃 不 好 饭 ，日
子可 就 更 难 过 了 。我 建 议你写 一
写食 堂 的 炊 事 班 长 吴 晓 平 ，这个
食堂 是 全 公 司 的 先 进 ，值 得一写
啊！”

我就 是 想 写 一 写 陕 西 人 在 南
大门最 开 放 的广州 是怎么生 活 的 。
问分 公 司 的 经 理 刘 延 风 ，他 说 ：

“ 我们 的 工 人 只 知 道 干 活 ，大 部
分职 工 来 了 半 年 没 进 过 广 州城 。
上个 星 期 分 公 司 给 每 个 职 工 多 发

2 0元 钱 ，让 大 家休 息 日 到 广 州 去
看一 看 ，也 只 能 看 一 看 。去 一 趟
广州 市 ，来 回 路 费 要 十 元 ，吃 一
盒盒 饭 ，最 低 的 ，三 元 ，怎 么 省
着花 ，二十元 也 不 够 。但 我们不
能让职工来 这 儿 干 了 半 年 ，连 广
州城什 么 样 子 也 不 知 道 吧？”他
说，在 这 儿工作 ，工 资 是 高 了 ，

一般 的技 工 ，一 个 月 可 以挣 到 五 、
六百 元 吧 ，但 说 实 话 ，人 人 都 宁
愿回 陕 西去干。“没 办 法 ，生 活
不适 应 。就 说 挣 钱 ，我们 比起旁
边的 广 东 电 建 公 司 的 ，也只有人
家一半都不到。”

征得 刘 延 风 同 意 ，我 决 定 自
由采 访 ，不 开 座 谈 会 不 要 汇 报材
料。第 二 天 大 早 六 点 ，电 铃 声大
作，我跳 下 床 ，采 访 就开 始 了 。
洗脸 ，碰 到 一 个 只 穿 一 条 三 角 裤
的青 工 ，也 不 打 听 他 的 名 字 ，就
问他：“去过广 州 没有？”

他看 看我 ，很 奇 怪 地反 问 我 ：

“ 去 广 州 干 什
么？有 什 么 意
思？送 钱 去 啊？”

我说 总 要
看一 看 吧 。他 一
边用 凉 水 冲 脱
光了 的 全 身 一
边说：“不 去 不
去！我 只 想 早 点
干完早点 回 去 。
就一 条 ：想 老
婆！”

七点 ，到 食
堂吃 早 饭 。窗 户
外到 处 是 蹲 着
喝红 豆 粥 的 工
人，三 个 五个 一
堆，青 黄 瓜 咸鸭
蛋红 辣 椒 大 的
馍头 ，喝得 呼 啦
呼啦 直 响 。一
看，好 家伙 ，窗
户里 一 排 溜 搪
瓷方 盘 ，光 早 饭
的凉 菜 就 十 四
个不 同 样 ，主 食
是油 条 ，油 饼 ，
稀饭 ，馍 馍 ，肉
包子 ，菜包 子 ，
糖饼 ，一 共 八
样。问 一 个 拿 盆
买饭 的 中 年 女 工 ，她 说：“我 两
口子 都 在 这 儿 干 ，天 天 在 食 堂 买
着吃。”问 她 吃得 怎 么 样 ，她 笑
了：“说 句 你们 记 者 用 的 话 ，叫
人眼 花缭 乱 。菜 太 多 了 ，不 知 道
哪一 样 是我最爱吃的 了。”

我找 到 后 勤 科 科 长李 亮娃 。
这是 一 个 年 龄47岁 的 半 老 汉 ，去
年七 月 到 黄 埔 工 地 的 ，老 婆 孩 子
都在 咸 阳 ，上 头 有 两 个 老 人 ，还
要负担弟 弟 的 两 个 弱 智 儿 。问他
收入怎样 ，说 大致 一 个 月 800元吧 。
他很 满 意 。他 说 来 了 十 个 月 了 ，
没去 过广 州 一 次。“我 老 家 在 三
原农村 。我 这 个 人 不 爱 热 闹 ，不
喝酒 ，不 抽 烟 。一 个 月 生 活 费 大
约花 130元 左 右 ，剩 下 的 全 寄 回
去了。”他 说，“晚 上 干 什 么 ？
看电 视 呀 ，谝 闲 传 呀 ，有 时候和
同宿 舍 的 小 伙 子 打 打 扑 克 。我们
一屋 住 了 六 个人 。我们不来真 的 ，
不来钱。”

“ 工 作 呢？”
李亮 娃 说：“我管后 勤 。食

堂这 一 头 我 可 以 不操 心 ，晓 平 这
小伙 子 能 干 。年 轻 人 有 本 事 ，
放手 让 年轻人 干 呗 ！这 热 的 天 ，

食堂 里 没 有 一 个 苍 蝇 ，不 简 单
呀。他 们 天 天打 灭蝇灵 。进 门
必须 穿 白 大褂 ，迎 门 有 面 镜 子 ，
写着 ：请 注 意 你 的 仪 表 。晓 平
带头 不抽烟 ，炊 事 员 一 进 食 堂 ，
头一 条 就 是 不 准 抽 烟 。有 他 当
管理 员 兼 班 长 ，我 放 心 。总 公
司的 陈经理 说 ，他 工 作 几 十 年 ，
没见 过 这 么 好 的 食 堂 ，我 还 有
什么 不 放 心？”

旁边 的 人 告 诉我 ，李 亮娃 是
个实在 人 ，只 知 道踏踏 实 实 工 作 ，
去年 他 老 婆 心脏 病 犯 了 ，晕 倒 在
茅房 里 ，电 话 打 过 来 ，他 也 没 回
家去 。他 笑 了 ，说：“说 这 个 干
什么 ？人 家 记 者 是 采 访 陕 西 人 的
生活 的。”我 决 心 找 一 找 吴 晓 平
了。吴 晓 平 个 子 不 高 ，一个墩墩
实实 的 陕 西 人 ，老家是合 阳 县 的 ，
妻子 霍 景 丽 在 工 地 总 机房 上 班 。
问他 干 食堂的事 ，他 说 不值得 说 ：

“ 我 是 个 三 级 厨 师 。咱干这 一 行
的，干 就 要 往 好 里 干 呗 ，有 什 么
说的 ？你 写 写 我 们 炊 事 班 的 小伙
子吧 ，全是好 样 的。”

我问 他 去 过 广 州 没 有 ，吴 小
平说：“去 过 ，去 过 三 次 。一 次
到车 站 送 人 ，一 次 到 车 站 接 人 ，
还有 一 次 拉 货 。广 州 大 街 朝 哪边
开，我还真 不知道 哩 。”

2 6岁 的 陈 武 田 也 是 去 年 七 月
到工 地 的 ，炊 事班菜案 组 的组 长 。
他说；“我 是 去 年 结 的 婚 。说 老
实话 ，不 想 老 婆 是假 的 。孩 子 都
生了 ，我 还 没 见 过 娃 娃 哩 。要 叫
我选 择 ，我 宁 愿 在 广 州 干 。我和
我们 的 同 事 合 得 来 ，这 儿 干 挣 钱
也比 陕 西 多 。广 州 么 ，快 来 了 一
年了 ，我 还 没 去 过 一 回 哩 。我 是
合同 工 ，一个 月 收入300多 元 ，够
了。我 要 在 蓝 田 县 ，谁 给 我这 么
多？”

2 0岁 的 王 忠 九 说 ，他 一 个 月
也挣300多 元钱 ，也是合 同 工。“我
不在 广 州 找对 象 。我 说 还 是我们
陕西 人实在 ，咱 不想找个广 州妹。”
他摸着 他 的 光 头羞答答地说：“我
是洛 南 石 门 镇 的 ，我 还 小哩 ，才

二十。就 是 一 下 班 没 地方 去 ，出
去也 听 不懂 讲 话 ，心 里急 。也好 ，
我叼 空 儿 学 一 点 本 事 ，回 陕 西 有
本事 才 有 饭 吃 呀 ！”把 我们都 说
笑了 。

游天栋是 分 公 司 的 副经 理 ，
是第 一 批 到 这 个 工 地 的领 导 人 。
他说 因 为 天 气 太 热 ，大 家 都 不 适
应，他 也 不 适 应。“头 几 天 我还
发烧 了 ，打 吊 针。39度5。我 一 个

人在 外 头 干 了 十 八 年 了 ，远 离 老
婆孩 子 ，怎 么 不 想 ？我 老 婆 高 血
压，心脏 也 不 好 ，说 实 话 我 真 想
调回 去 ，但 是 工 作 嘛 ，你 不 干 谁
干？我 从 小 离 家 ，是 福建 人 ，福
建也 热 ，按 说 该 适 应 。可 我还 是
不适 应 。工 地 上百分 之 七 十 的 人
都是 胃 不 好 ，没办法 。我 更 不 行 。
我吃 不惯 馍 ，只 好 吃 方 便 面。”

我见 到 游 天 栋 时是早上七 点
二十 ，他 正 在 办 公 室 打 算 下 方 便
面。一 见 我 来 了 ，立 即 拔 电 炉 的
插头 。我挡住他 ，说 一 边 下 面 一 边
聊吧 ，只 聊 生 活 ，不 谈 工 作 。他
笑了 ，就 一 边 聊一 边 下 面 。下 好
面想 起我抽 烟 ，拿 出 一 盒 茶 花烟
拆开 招待 我 ，说 “抽 ，抽 。我 不
抽烟 ，这 一 盒 是 专 门 招待 人 的。”
他吃一 口面条 ，说：“淡 生 活 就
谈生 活 吧 。我 们 派 车 到 陕 西拉菜
油。陕 西 菜 油 两 块 二 一 斤 ，这 里
花生 油 三 块 四 一 斤，给 大 家 省 点
伙食 费 。说我 自 己 ？我 是腰骶骨增
生，腿 大概有 关 节 炎 ，酸痛 。就这
些。四 十 八 岁 了 ，进 入 老 年 了 ，
身体就不行 了 。我这 个 人 就爱 喝 稀
饭，怕 吃馍 头 。陕 西 人 吃 稀 饭 ，
光是 汤 ，不 见米 。我 要喝稠粥 。
总不能为我一 个 人 做 稠粥 吧 ？没办
法，只 好 下 方 便 面 了 。我 们 这 儿
只有 四 个 医 生 ，王大夫 是 头 ，他
也不适 应 ，自 己 都病 了 ，是 部分
心肌萎 缩 。计 劳 科 的 科 长 是 头 一
个得病 的 ，出 血 热 ，陕西带过 来 的
病。一 个 姓 周 的 ，肺 穿 孔 ，气 体
积到胸腔 里 ，把肺 压 扁 了 ，送 回 去
了。我别 的 不 怕 ，就怕 死一 个 人 。
当头 头 的 ，担 心 。还 好 ，一 个 都
没死 。我 也 没 死。”说 到 这 儿 ，
他哈哈大笑开 了 。

采访 第 一 天就拍 了 一 卷胶 卷 ，
唯一 的 感 觉 是 ：在 广 州打 工 ，太
不易 了 。临 睡 觉 时 ，还 是 热得 人
全身 粘 糊糊 的 ，身 上 象有 一 层油 。
这天 气 ，要 持 续 到 十一 月 。我 在
心里 说 ：但 愿我们 这 五 百 条 关 中
汉子 ，都能 平 平 安安把钱挣 到 手 ，
都能 平 平 安 安 过 完 广 州 的 又 一 个
夏天 。

蹬　霹　1硒

翻
（ 编后）本 版 自 本 期 始 ，开

辟《陕 西 人 闯 世 界 》这 个 栏 目 ，
包括 在 国 外 的 陕 西 人 。欢 迎 广 大
作者 读 者 投 稿 。来 稿 作 为 征 文 入
选，参 加 评 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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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是在 商厦 闹 区 、
大街 小 巷 ，或 是 在 许 多
市民家 中 ，人们总 可 以看
到，那 些大人孩 子 、男 人
女人 ，在津津 有 味地吮吸
着一 盒 盒 的酸奶 。特别 是
那些 年轻 的 女 性 ，这种食
品更 是 一 种 离 不 开 的 宠
物。

西安 人爱 喝酸奶 ，这
是显而 易 见的 。然 而 ，最
初发现这个秘密 ，并 满 足
人们的这 一 需要 ，却不 是
一般 人 所 能 做 到 的 。而
西安 市 红 星 乳 品 厂 做 到
了。在 短 短 几 年 时 间 ，
他们 使 牧 童 牌 酸 牛 奶 的
质量 和 产 量 不 断 提 高 。
今年 达 到 日 最 高 产 量 13
吨，从 而使 这个 不 足400
人的 小 企 业 ，年 产 值 由
几十 万 发 展 到 1992年 的
1 265万 元 ，实现 利税282
万元 ，成为 一 个名 符 其 实
的红 星 企 业 。

在一 间 窄 小 的 办 公
室里 ，厂 长 孙 巨 亭 接 受 了 笔 者 的 采 访 。这 位
有近20年 军旅生 涯 的 中 年 汉子 告 诉我们：“厂
子之 所 以 能 够 发 展 到 今 天 这 样 的 程 度 ，当 然
与全 厂 职 工 及 前任 的领 导班子 的努 力 是分不开
的。”

这位 1992年 才 正 式 接任 厂 长 职 务 的 领 导
者，他谈 出 了 许 多 企业发展过程 中 可歌可泣 的
事迹 。但是 ，有 句 古 话 ，打江 山难 ，守住江 山
将更难 。红 星乳品 厂 ，能否在 竞争 日 益激烈的
市场经济面 前 ，继续处 于 优势地位 ，这 ，不仅

是对企业综合
能力 的 考验 ，
更是对这位新
任不久 的领 导
者的 考验 。

只能进 ，不能退 ，孙巨亭虽则 在管理上 是
个新 手 ，但他有 的 是军人的 勇 气和健康 充沛 的
精力 。他看到 ，红 星厂近年来发展 较快 ，但 内
部机制和外部环境 上 ，还有 许 多 致命 的缺陷 ，
如不能及时改 善 ，将后患 无穷 。于 是 ，他 一 上
台，一方 面 努 力保住 在生 产 、销 售 上 的 良 好势
头；另 一 方 面 花大 气 力 ，从 内 部管理、目 标落
实、提 高 产 品 质 量 、增加花色 品 种 、扩大销售 、
改革 人事制度 等 问题入 手 ，对企 业 进行深层次
地改 革 。

通过努力 ，企业 面 貌明显改 善 。产品 质 量
明显 上升 ，产品种类也 明显增 多 。其中全脂甜
奶粉 ，在农 业 部举办的博览会 获得铜牌 ，消 毒
牛奶在 西安 市技术 监督局 市场取样化验 中 名 列
全市 第一 ，与酸牛奶 一 起 ，成 为 厂 里的拳头产
品。销售 上 也有 了 较大突 破 ，不仅 牢牢地占 据
着西安 的 市场 ，而 且 还大 量 出口 到俄 罗 斯等 国 。

辛勤 的努力 没有 白 费，1992年，在人们纷
纷下海 ，新的企 业 如 雨后 春 笋 ，老企业雄风 不
减，特别 是食品行 业 ，竞 争近 似 白 热化的情况
下，能够巩固住 自 己 的地位 ，创造出令人瞩 目
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。红 星乳 品厂保住 了 在 人们
心目 中 的盛誉。

“ 但是 ，在 市 场经济 面前 ，谁 也 不敢 说 自
已是个胜利者。”孙厂 长 很 认 真地告 诉我们 ，
他们 今后 的打算 是 ，“不管 市场风 云 变化如何 ，
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看准行情 ，实实在在提 高 产
品质 量 ，以质取胜 ，以 诚取胜 。投机取巧 ，有
损顾客 的事一件也不做。”

是的 ，他们 要保住的 是 ，顾客心 目中 那颗
红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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